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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当时女性主义开展大规
模文化改造的产物。女性主义电影研究应该与传统电影研究划清界限，通过对传
统电影研究的批判与升华瓦解传统电影对于女性形象的压迫与剥夺。以女性主义
电影研究中的精神分析理论分析西班牙导演佩德罗 • 阿莫多瓦的电影《捆着我 绑
着我》，从中可以管窥到该理论在实际运用中的力量。

[ 关键词 ]    女性主义   电影理论    精神分析   《捆着我 绑着我》

里奇，23 岁，刚刚从精神病院
释放出来，三岁时失去父母，性格
凶猛单纯，偷窃技术很纯熟，建筑、
水管手艺也不错，和精神病院女院
长还有女护士寻欢作乐，但是只爱
着一个名叫玛丽娜的女演员。

玛丽娜，色情片女演员，艳丽
而又寂寞，吸毒，经常牙齿疼痛，
有一个叫罗拉的姐姐，脑海里设想
过的爱情绝对不是影片里描写的这
样。

里奇从精神病院里出来后，就
开始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找到一
个妻子，组建一个家庭，以及一份
稳定的工作——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为了得到玛丽娜的爱，里奇用了一
个近乎疯狂的办法——绑架她！用
暴力制服心爱的人后，他开始诉说
自己的爱意：“我今年二十三岁，
有五万比塞塔，在这世上我孤身一
人。我愿意做你的好丈夫，你孩子
的好父亲。”在面对玛丽娜“你想
侵犯我吗”的逼问时，里奇一厢情
愿地说出了“就是希望你爱我，像
我爱你一样的”的呓语。

但是当里奇一次又一次的为玛
丽娜的牙痛和毒瘾冒险时；当里奇
温柔地把束缚玛丽娜的绳子和封口
胶都换成最柔软的那种时；当里奇

最后一次出门去弄海洛因前，把玛
利娜捆绑在床上，打开天花板上的
遮蓬，说“你一边看星星，一边等
我回来”时，玛丽娜已经慢慢沦陷。
当里奇遭遇流氓报复，遍体鳞伤地
回来，玛丽娜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
爱与欲望，两人疯狂地做爱。里奇
成功了，他不仅得到了玛丽娜的肉
体，也得到了玛丽娜的心。当姐姐
罗拉发现了被绑架的玛丽娜并带她
逃走时，玛丽娜手上还紧紧抓着里
奇最初送她的礼物——一盒心形的
巧克力。

其实早在影片的最开始，里奇
便完成了从前俄狄浦斯阶段向俄狄
浦斯阶段的转变。这个心理过程由
弗洛伊德提出，被女性主义理论家
伊丽莎白 • 格罗茨被阐述为“父亲禁
止孩子与母亲的（性）接触，由此，
父亲控制了孩子对母亲的要求和接
近母亲的途径。男孩意识到，父亲
是潜在的阉割者；自己要求母亲的
爱和关注，但遇上了父亲这个（无
可挫败的）对手。他把父亲（或母亲）
的禁令理解为阉割威胁，由于惧怕
失去自己的性器官，即惧怕父亲作
为阳具‘拥有者’的权威与权力，
这些威胁最终使得他断绝对母亲的
欲望。他现在认识到，母亲是被‘阉

割’的，男孩牺牲他与母亲的关系，
作为交换，他认同由父亲授予的权
威。通过压抑欲望，‘打碎’那种
俄狄浦斯式的依恋，男孩内化了象
征性的父亲的权威，开始形成超我。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无意识基础上，
通过最初的压抑行动而完成的。”[1]

影片一开始刻画的里奇与精神
病院女院长的暧昧关系正类似于男
孩对于母亲的依恋。女院长在里奇
离开前泪眼婆娑地说：“但自由也
意味着孤独，我不能再照顾你了。”
这意味着里奇与母体的分离。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电影片场
里，里奇开始偷窥玛丽娜之前有一
次小偷小摸，在此期间他发现了一
个假发并迫不及待的将假发套在自
己头上，并且通过镜子观察自己的
形象。这个体现其恋物癖的细节隐
喻出里奇在与母体分离后“男性气
质”确立起来了，同时他自身也通
过观察镜像中的自体形象意识到了。

“俄狄浦斯情结是男孩性别化
身份的公开，经历了俄狄浦斯情结
的主体产生‘阉割恐惧’。通过窥淫、
施虐和恋物维持其情欲载量。”[2]
自然而然的，里奇的欲望对象由女
院长转变成了玛丽娜，并且整个绑
架过程是典型的窥淫、施虐和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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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绑架过程中里奇对玛丽娜
几乎寸步不离，目不转睛地凝视，
为了控制玛丽娜，里奇也不乏使用
暴力手段例如殴打、捆绑等。

玛丽娜妖艳又性感，并且有一
个那人浮想联翩的职业——色情电
影演员。在男权体制下，这个尤物
具有文化赋予的充分资本成为男人
的“性幻想对象”。这一点不仅仅
体现在里奇对玛丽娜的窥淫，也可
见于半身不遂的老导演马克西姆对
于她的追随，尽管这种意淫和偷窥
被玛丽娜所不耻。 

与此同时，不能被忽略的一点
是：里奇对玛丽娜的偷窥始于电影
片场。

这种偷窥不仅仅是男性对其“性
幻想对象”的窥淫，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观众与银幕关系的体现。这时
的男主人公里奇本身也是一个电影
的观众，他具有自体男性气质形象
和电影观众的双重职能。在观看电
影的过程中，“凝视的对象是双重
缺席，因为对象是被银幕形象再现
出来的，尽管与此同时它感觉上的
‘完满’使之显得更‘真实’。” 
[3] 这说明电影里的主人公和电影观
众在空间上以及时间上是相互缺失
的，“电影快感也被认同于‘恋物癖’。
电影观众既认识到又否认不在场，
而这正是电影银幕所投射的形象特
点。我们都是既‘相信’电影的虚
构，同时又明白它‘不过是电影’” 
[4]。电影观众要获得快感就要在窥
淫的过程中把自体欲望投射到电影
主人公的身上。

玛丽娜在被里奇偷窥的同时，
也完成了被观众窥淫的过程。这一
过程使真正的电影观众对男主人公
的认同更加自然。更加顺理成章的，
当里奇绑架了玛丽娜时，他们可以
把自己假想成里奇，从里奇对整个
绑架过程的控制和窥淫的主动性中

获得快感。
在影片发展到玛丽娜被绑架之

前沐浴的那场戏时，出现了一个重
要的道具——女性自慰工具。作为
一名色情片演员，按理说欲望的宣
泄与放纵之于玛丽娜应该如家常便
饭，但这个自慰工具的出现恰恰体
现了现实生活中玛利亚对内心性欲
望的强烈抑制。回归到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理论可以发现，在阐释女
性性倾向表现之时，弗洛伊德认为
由于女性在由前俄狄浦斯阶段向俄
狄浦斯阶段的过渡过程中没有经历
“阉割恐惧”，因而其具有“性抑
制的天性，女性的性潜抑倾向也较
之男性更为明显，性冲动亦多呈被
动形式。”[5] 这也使女性的被动性
成为受虐的心理基础。玛丽娜在浴
缸里自慰的场景已经为后面整个绑
架过程（即受虐过程）之后义无反
顾的爱上里奇埋下了伏笔。

波伏娃的《第二性》中阐述了“真
正的女人”要接受自己作为男人他
者的身份。她可以拥有什么力量要
通过她的被动性和自甘卑贱来得到：
“她从自甘接受极度征服的受虐癖
中得到快感” [6 那么玛丽娜从被绑
架最初的反抗到最后心甘情愿地与
里奇媾和的过程也就是她慢慢在受
虐中感受到快感，并确立对这种快
感认同的过程。

波伏娃还认为，妇女与压迫她
们的文化串通合谋，她们没有“自
己的宗教或诗：她们依然是通过男
人的梦想来梦想的”[7]。 里奇曾说
过：“我的生命是一幅地铁图。在
你之前，我的生命是不正常的，除
了逃跑就是回到精神病院去。可是
遇上你，法官说我痊愈了，可以得
到自由了。我的终点站是，玛丽娜！”
在这个层面上，玛丽娜似乎是里奇
的梦想。但是到影片最后，逃跑的
玛丽娜说服姐姐罗拉与自己去里奇

的故乡寻找他，因为在此之前里奇
告诉带玛丽娜自己的梦想就是带她
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玛丽娜最后
还是身不由己的把自己融入了这个
男人的梦想，深深陷入了这场温柔
的捆绑。

纵观整部影片，女主人公玛丽
娜都是以一种被窥视的状态呈现在
在男主人公和电影观众面前，她的
反抗最终淹没在里奇充满男子气概
的征服之下。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
出发，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被动地
位在这部影片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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